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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就是我的开心果
!

俞永军

从张家界旅游回

来，肚子就不太舒服，有

时隐隐作痛，有时又安

然无恙。按理说，玩几

天，爬山涉水，吃得少，

睡不好，人要瘦一圈，可

我呢，不仅没瘦，一个肚子倒比先前大多了，圆溜溜

的，像充满气的大皮球。

恼人的是，肚子一直胀胀的，吃什么东西都没味

道。看到妻子和女儿吃得津津有味，远比游玩时吃得

多、吃得香，我不禁流露出羡慕的眼神。

突然，女儿盯住我，急切地问：“你是不是被人家

用指甲一弹？”说完，伸出食指做出一个弹的动作，只

可惜她的指甲很短，弹的动作很笨拙。但还是惹得我

哈哈大笑。这个小家伙，到现在还记得人家导游说的

话呢。

游玩的一路，导游说了不少关于苗家人的习俗，

其中一点就是放蛊，而且放的是情蛊。大意是男子外

出打工，女子在家不放心，就乘其不备，将藏进指甲

的情蛊弹入酒杯里，劝男子喝下，并约好时间回家。

倘使男子变心，成了陈世美，忘记曾经的约定，就会

毒性发作，直至不明不白地死去。当然，男子回心转

意，事情又将是另外的结局，他们和好如初，继续过

着幸福的生活。

我会中情蛊？亏她想得出来。一来，我和导游只

是一面之缘；二来，她也没倒酒给我喝；再说，导游是

一个土家族少女。真是一个小孩子，想出来的问题，

说出来的话，就是这般让人忍俊不禁。

端着饭碗的妻子冲着我，嘿嘿直笑，我迎着她的

目光，不知说什么好。哪想到，女儿又像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冲我们说：“看，你们两眼有一根电线，就像

人家电视上放的，吱吱地响。”说着，还一边比划。那

情形，那模样，一下子勾起我的想象：一对少男少女，

大街上漫无边际地走着，突然两眼相对，一见倾心，

顿时谁也不说话，谁也不迈开步子，情感火花在绽

放，两颗红心在鼓动。这是电视，这是假想，这是导演

一手创造的杰作。女儿说得很形象，我们拼命忍住

笑，然当她低头扒饭，我们还是相视狂笑，饭米粒喷

出不少。这个小家伙，真让人无话可说。

一家三口看电视，女儿的笑话总是一个接一个。

这不，电视上出现一个小孩子，很可怜，小小年纪就

上山砍柴，洗衣做饭，勤俭持家，活脱脱的顶梁柱。他

让我想起自己的童年，像他一样，跟着母亲插秧、割

稻、挑水、担柴。哪知我刚提及往事，女儿就旁若无人

地唱道：“为什么天上这么黑？因为牛在天上飞。为什

么牛在天上飞？因为爸爸在地下吹。”妻子笑笑。我

陪着她只有傻傻地笑。现在的孩子生活在蜜罐里，哪

知道上一代人的辛劳？这就好比女儿后辈也无法知

晓女儿这一辈人的艰辛，尽管女儿的生活已经很幸

福，但越往后，幸福的生活一定如开花的芝麻节节

高。

人们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

夹袄。可我要说，女儿就是我的

开心果。尽管有些时候，说出来

的话，让人有点恼怒，但站在她

这个年龄，这个角度，我还是露

出会心的微笑，甚至哈哈大笑，

不可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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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 妈 九 十 岁
□蒙 龙

今年春节，全家人谈得最多的话题，是为妈妈贺九十大寿。

按照老家的风俗，老年人贺寿一般是“贺九不贺十”，比如贺

五十九、六十九、七十九，……，而不贺六十、七十、八十，没有人

能说清楚个中的道理。

我们想，妈妈的身体状况还好，就定个名副其实的九十吧。

所以，去年只在妈妈生日那天，姐弟五人陪妈吃了一顿午饭。

妈妈一直不赞成为自己贺寿，认为没有必要花冤枉钱，赚钱

不容易，把钱用在正道上。

妈妈可以这样想，但作为子女可不能顺水推舟，人生七十古

来稀，顺顺当当地活到九十岁，更是不易，属于大喜事，怎能不祝

贺祝贺呢。

接下来，首先要确实贺寿的时间。妈妈的生日是农历十月二

十，查了日历，那天是星期一，外地工作学习的亲友难以参加。后

来，大家商定，安排在“十一”长假期间，时间宽裕，各路亲戚差不

多都能到齐。

再就是邀客的范围，老家请客有句俗话，叫做“宁少一庄不

少一家”。邀客必须有一个标准，请哪些人，才能心中有数，不至

于丢三忘四得罪人。妈妈说，就是你们姊妹五个五家子聚聚就行

了，不要吵三现五的。这样好是好，省心省事，家里人聚聚，没有

什么顾虑。但是问题来了，妈妈九十岁这样的大事，能不请舅舅

吗，能不请姨娘的几个孩子吗，能不请一些世交吗，能不请门头

上的长辈吗？这几个问题一解决，邀客的标准和对象都有了。据

此估算了一下，十来桌。

最后一个大问题是宴席安排在哪里。有人提出安排在城里，

气派些，热闹些，清爽些。妈妈对此坚决反对，妈妈说，家离县城

百十里，走来走去多不方便，就在家里办，院子里放几桌，堂屋里

放几桌，宽宽大大的。妈妈说的确是实情，为了一顿饭，还得用车

接送，一些上了岁数的，还不安全，妈妈自己也吃不消，贺寿贺出

毛病来得不偿失。

现在农村办事也挺方便的，锅碗瓢勺桌椅帐篷，以至烧火剥

葱的，都是厨师一条龙服务，如果图省事，只要开出餐费标准，菜

肴、酒水都是配得好好的，不需要主人跑腿帮工。菜也新鲜，而且

服务费比较起城里还要便宜得多，一桌百十元左右。

后来，大家一致同意在家里办。

几个大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细节方面的事了。

九十岁是高寿，要给亲友、庄邻发寿碗、寿桃。大多数人家就

放在一个红色方便袋里，我觉得不太雅观。于是，我设计了一款

纸质提袋。暗红色底子，映着松鹤百寿图，我题了“大德必寿”四

个字。我的字算不上书法，我要表达的是内容，以此作为儿子对

母亲、对母爱的颂扬。

“大德必寿”原是陈独秀落难江津，为当地绅士邓蟾秋七十

寿辰所题。我认为用在我母亲身上也是恰当的。我母亲虽然没有

文化，当然也没有能力像邓公蟾秋那样兴义学、赈贫困、扶正义，

但是母亲自十九岁进入姚门，即勤俭持家，敬老爱幼，友亲睦邻，

特别是我父亲染上重疾，家庭几于没顶的关口，母亲以常人难以

忍受的坚韧，变卖家产，寻医

问药，一边为父亲治病，一边

抚养未成年的子女。母亲的至

诚至善感动了上帝，从那以

后，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今

年八十八岁了，依然行走自

如，动作敏捷。母亲像一位纤

夫将纤绳深深地嵌进胸口，拉着一条破船前行，使船上的我们能

够安全地生长。母亲似一位老师，时时用她的行动教育我们，穷

不低头，富不张扬。无论用传统观念，还是用现代理念来衡量，这

些都是为女之大德，为母之大德。“大德必寿”提袋成了寿宴上的

一大亮点。

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眼看就到“十一”了。一天晚上，

爸爸打来电话，说妈妈有话跟你说。爸妈与我通话，有明确的分

工，妈妈的听力比爸爸好，而妈妈不会拨键，所以，每次通话都是

爸爸拨通电话，让妈妈说。我常常感叹，年迈的父母互为拐杖。

妈妈说，小伙，就不要贺寿了，人家要说话的。

我感到莫名其妙，问，哪个人家说话。

妈妈回答，公家要说话。

我向妈妈解释，公家不会说话的，我不用公家钱，也不请外

人，都是家里人，热闹热闹，公家能说什么话呢。

妈妈的顾虑是有背景的，这里不赘。

十月三日一早，我们就回家了。下午，舅舅舅妈表弟表妹姐

姐姐夫甥男甥女侄男侄女们都到齐了。晚上为妈妈暖寿。

以前，老家人办大事都是假三天，也就是说四日正日，三日

晚上上客，直到五日午饭散客。现在，也在稍稍地改变，没有多少

人有时间在亲戚家玩三天。

四日早晨，我们为母亲拜寿。头一天，父亲特地找来了三只

蒲团。我们姐弟五家依老家风俗先男后女、先长后次的顺序跪

拜。父母坐在堆满了寿桃、鲜花的桌子前，接受我们的叩拜，父母

向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红包。

父母穿着姐姐们买的新衣服，满头银发，一脸慈善，精神。二

老微笑着看着我们每一个人，接受每一个晚辈的祝福，我们每个

人也都特别特别高兴特别特别虔诚地从二老手中接过红包，祝

老人健康长寿。那是一个幸福的场景，一家四代，聚集一起，就像

繁茂的枝叶簇拥主干一样。我们将那个场景定格在镜头里，作为

永久的纪念。

接近中午，上海姨妈家的五个子女专程赶来，又将拜寿推向

高潮。姨娘过世多年，但其几个子女一直视我的母亲为其母，年

年探望。望着姨娘家的几个子女，妈妈免不得一阵唏嘘。

午宴甚是简朴，没有司仪，没有歌舞，也没有高档酒菜，但气

氛热烈，情景感人。晚辈们争相向老寿星敬酒祝寿，老寿星满脸

笑容地还礼，父亲还走下位置向客人们敬酒，父亲不胜酒力，少

许的酒已使老人家满脸通红。我们怕有个闪失，劝父亲不要敬

酒，父亲满不在乎地说，不碍事。

午宴在意犹未尽中结束，客人拎着“大德必寿”提袋，那真是

一道美丽的风景。

送走了客人，妈妈问我，花了多少钱。我说，没多少钱。妈妈

埋怨道，肯定花了很多钱。

妈妈哪里知道，钱能买很多东西，但买不来慈孝，买不来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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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冬季，当时我正在邮中读高三。一

天傍晚，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同往常教

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生活习惯一

样，我放学去食堂就餐，途中恰好遇到当时正

在湖西挑圩、准备次日回家的父亲。“天气冷

了，多穿些衣服！”父亲见我便说。“不碍事。”

我随口就答。之后父亲又问了一些诸如“学习

是否紧张”、“生活还好吗”之类的话，接着便

絮叨家中繁杂事务，闲言碎语中流露出一种

接近年关的困难和无奈。简单不到10分钟交

谈后，父亲便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至今我记

忆犹新，特别令我历历在目的是父亲临走前

从破棉袄中掏出来给我的热烫烫的23块钱。

父亲的慈善我是读懂知晓的，但未能如他所

愿，次年高考我名落孙山、榜上无名。内心苦

恼加上百年罕见特大洪灾侵袭，使我的脑海

犹如洪水一样一片茫茫。重读是可以的，但学费是艰难的，这

使本来就老实的父亲更显得茫然失措、不知所以，最后还是母

亲痛下决心、硬着头皮向帮忙不止一次的三舅求援。只不过方

式有所更新，不像以往那样直接去借钱，而是从耳朵上摘下伴

随她多年的一副金耳环去“典当”，因为她知道当时三舅母正

想买耳环。当母亲鼻酸泪流地从口袋中取出包了三四层的耳

环向三舅说明来意时，随即被三舅母拒绝，并拿出五百元相

助。那时我也泪流满面，一时无语。

如今我已进入不惑之年，早已成了孩子之父。虽然这事距

今已有20多年之遥，但每每想到之时，除了心存对父母的特

别谢意外，更想“常回家看看”他们。

那一次追赶
!

朱德金

小时候，我一直都有跟路的习惯，不论父母是下田干农

活，还是上街、走亲戚，我都想跟着。广阔的田野、热闹的街市、

陌生的村庄无一不在诱惑着年少的我，当然，还有在父母身旁

的那种踏实感。那一次追赶父亲的经历，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

的脑海中。

我的老家距兴化城有二十多里路，周围的人都说去兴化

城叫上街。那一年寒假，父亲说好第二天带我一起上街，我开

心极了，仿佛看到了刚出笼的热气腾腾的包子、铺满了整条街

的玩具、熙熙攘攘的人和车，还有书店里数不清的图书，多诱

人呀！那时最大的快乐，就是跟着父亲上街，我兴奋得一夜都

没有睡踏实。

第二天我很早就醒来，睁开眼，发现窗外有一种凄冷的白

色。想到要跟父亲一起走，我骨碌一下就坐起来，暖和和的被

窝也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听到床头的动静，母亲就走过来说，

下雪了，你就别跟着上街了，天冷，你再睡一会儿吧！我愣住

了，大脑一片空白，四肢仿佛失去了控制。短暂的惊愕之后，我

迅速穿好衣服，来到院外，看到雪已经停了，屋顶上只积了一

层薄薄的雪。父亲正在准备着行装，我盯着父亲，一声不响地

迅速地扒完早饭，翻出自己的那双黑色塑料套鞋，准备跟着父

亲一起走。看到这种情况，父母对我开始晓之以理，这个说，上

街那么远，要走三四个小时呢；那个说，都下雪了，地滑不好走，要什么我给你买。我涨

红了脸紧咬住嘴唇一句话也不说。就在我一愣神的工夫，父亲独自出发了，我知道后，

哭喊着挣脱母亲的双手，向着庄外飞奔而去。

追赶到庄外，我四处张望着，苍茫的原野跃入了我的眼帘。薄雪点缀在黑色的土

地上，显得白一块黑一块的，就像我脸上的斑斑泪痕；远处矗立的枯树，孤独地把光秃

秃的身躯伸向空中，仿佛在诉说着我的无助；旁边瘦弱的麦苗贴着地面，在白雪的映

衬下，努力地显示出她的绿色，也给了我一丝希望。周围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整个大

地都在沉睡，我的哭喊声撕裂了原野的阒静，惊起了一群熟睡中的野鸟。越过了一个

高坡后，我猛然看到了父亲的身影，他正在远处的田埂上走着。我再也顾不得路，就近

斜插进麦田，踩着麦苗，向着父亲追赶。不一会儿，整个鞋上就沾满了泥土，奔跑的脚

步带起的泥土在空中飞扬，有的竟砸到了我头上，我却感觉不到脚的沉重，焦急的哭

喊所消耗的体力远远超过了跑动。

父亲听到我的哭喊声停了下来，站在原地静静地等着我。随着距离的不断缩短，

我却开始担心起来，最终追上时，父亲会怎样对待我呢？动力在迅速地衰减，我开始觉

得两条腿越来越用不上力，脚步也跟着放慢，每走一步都使劲地踢向地面，好让鞋上

粘的泥土脱落。终于走到父亲面前，我低着头不安地等待着父亲的宣判，脚不停地在

地上踩踢着。父亲没有责骂我，他伸出了手，爱怜地抚摸着我的头，微笑着对我说，跟

紧了，要走半天呢，别喊苦！刹时我觉得天空明亮了许多，田野里的一切都好像在点头

向我祝贺，刚刚还觉得沉重的双腿立即轻盈了起来。我紧紧地跟着父亲，生怕一转眼

父亲又丢下我。在这雪后清晨，我心里觉得无比的温暖，看着父亲那高大健壮的背影，

我知道那就是我前行的动力。

我们父子俩沿着田埂、河堤埋头无声地向前走着，我不时调皮地用脚踢着泥块，

看着它们咕噜噜地滚进麦田里，扑通扑通地落进河水中，这声音仿佛就是我在大地上

弹奏起的乐曲。追赶过后，欢乐占据了我全部的心情，长途跋涉的劳累没有留下什么

印象，城里的风景也早就抛之脑后，今天，我的脑海里只定格了一幅清新欢快的水墨

画。在画中，阴暗的天空笼罩着冬眠的大地，薄薄的白雪点缀

其间，静静的河水显出暗绿的颜色，枯黄的芦苇在河边高傲地

挺立着，延伸到远方的狭窄河堤上走着两个赶路人，一前一

后、一高一矮，不时惊起一群正在觅食的飞鸟。

今天，我在离故乡八十里外的这座城市的一隅，又想起了

这幅画，温馨和愧疚涌上了我的心头。明天就回故乡去看望我

那年迈的父亲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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